
中国民歌价值的多元性

中国是一个歌谣大国，而民间歌谣正是从草根性、大众化等层面生动地展示了历史底蕴深厚、各

民族多元一体、文化多样和谐的歌谣大国形象。歌谣来自民间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气勃勃的原动

力，是中华民族创造活力的一个重要源泉。中国历代歌谣的整理与研究，不仅具有文献的集成和传

世价值，而且在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具有多方面的作用。

一、民间原生态的社会状况和民族文化心理的认识价值

民歌从台阁、郎署和文人的官腔雅调中突破重围，是植根于草野民众心中的鲜活的民间文化记

忆，是口头的、真声真情的诗歌。明代后期的袁宏道在论到民歌时说：“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《劈破

玉》、《打草竿》之类，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，故多真声，不效颦于汉魏，不学步于盛唐，任性而发，尚

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，是可喜也。”[1]之所以说是“真声”，是因为“音生于感，感生于天，油然

而出，直输肝肺”[2]。无论是民歌的音乐，还是歌词，都是生于天然：“诚以言为心声，而谣谚皆天籁自

鸣，直抒己志，如风行水上，自然成文。”[3]民歌深于“道”，其道是“自然”：“野夫田父，闺人孽女，纵其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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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袁宏道：《叙小修诗》，《袁宏道集笺校》卷四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8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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慕忧思之所感，托类切物以歌咏其志，时辄造于精微。盖其道之深者，寓天地之间，动于人心，触于物

变，虽其转喉掉吻，冲口肆意，而欣戚仲舒，中挑外引，每与深者值。”[1]这种“道法自然”、“天籁自鸣”的

民间歌谣，是“天地之元声”：“吴歌自古绝唱，其歌至今未亡。……乃女红田畯以无心得之于口吻之

间。岂非天地之元声，匹夫匹妇所与能者乎？”[2]所谓“天籁自鸣”或“天地之元声”，就是说民间歌谣是

原生态的歌曲。民间歌谣的原生态性，在晚明文人眼中，主要是没有被封建礼教束缚——“借男女之

真情，发名教之伪药”[3]；没有受到复古文风笼罩——“不效颦于汉魏，不学步于盛唐”。今天我们进而

言之，还可以说没有受到文人意识的渗透、舞台化的改造、商业化的开发等。

顾颉刚曾经说：“歌谣、唱本及民间戏曲，都不是士大夫阶级的作品。中国向来缺乏民众生活的

记载；而这些东西却是民众生活的最亲切的写真，我们应该努力地把它们收集起来才是。”[4]原生态民

间歌谣“是民众生活的最亲切的写真”，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，展示了不同时代生机勃勃的社会生

活。较早的民间歌谣可以追溯到传说中黄帝时代的《弹歌》：“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宍。”[5]此诗又称《断

竹歌》或《断竹黄歌》，最早见录于东汉赵晔所著《吴越春秋》卷九《勾践阴谋外传》。其书记载，越国国

君勾践向善射之人陈音询问弓弹的道理，陈音在答话中引用了此诗[6]。传说此诗为黄帝时所作。这

是一首古老的猎歌，描写了砍竹、接竹、制造出狩猎工具，进而用弹丸去捕猎的一系列过程，音生于

感，感生于天，天籁自鸣，生动地展示了原始社会捕猎生活的原生态。

《弹歌》是狩猎时代的原生态歌谣，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是农耕时代原生态性质的歌谣，与《弹歌》

中视角相对比较集中不同，《七月》分别从种田、养蚕、纺织、染缯、酿酒、打猎、凿冰、修筑宫室等多角

度地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艰苦劳动，其中有其大部分劳动成果被贵族所占有的伤悲，生动逼真地展

示了西周农夫的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。在此，还要说到清代《万曲选锦》中的《老长工》，也是与《诗

经·豳风·七月》一样按十二月时序唱叹老长工的穷苦生活：“茶花开来正月中，无柴无米手头空。上

欠官粮下欠债，无计思量做长工。杏花开放二月中，锹沟掘麦闹重重。高田锹到低田住，压刹别个

蚕豆骂长工。桃花开来三月中，清明时节闹重重。千个朋友住在含山上，长工大老住在田居中。蔷

薇开花四月中，养蚕天气闹重重。剪除干叶勿话起，剪除湿叶骂长工。石榴花开五月中，黄梅时候

闹重重。隔夜拔秧清早种，田边缺秧骂长工。荷花开放六月中，耘田摸草闹重重。高田摸到低田

住，剩住三股田茅草骂长工。鸡冠开来七月中，车水时候闹重重。高田车到低田住，低田少水骂长

工。桂花开得八月中，当家娘娘做事凶。烧饭八合升罗八合量，反怨长工大老吃口凶。菊花开来九

月中，作稻时候闹重重。一搭作来一搭浪，麻雀啄谷骂长工。芙蓉花开十月中，牵砻做米闹重重。

当家吃好呼呼困，长工大老牵夜砻。木香花开十一月中，垦田种菜闹重重。蚕豆菜麦多种到，田横

少菜骂长工。腊梅花开十二月中，过年时候闹重重。今朝吃那三块肥豆肉，跳出那搧牢门一样穷。”[7]

老长工在“上欠官粮下欠债”和“重重”的劳作及一年到头的“骂”声中艰难地度日，这首歌谣生动地

展示了当时社会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与悲苦的心理，真所谓“心之忧矣，我歌且谣”[8]；“饥者歌其

[1]王慎中：《五子诗集序》，《遵岩集》卷九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。

[2]宋懋澄：《听吴歌记》，《九籥集》前集卷一，明万历刻本。

[3]冯梦龙《叙山歌》，冯梦龙编纂，刘瑞明注解《民歌集三种注解》下册《山歌》卷首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2005年版，第

317页。

[4]顾颉刚等：《吴歌·吴歌小史》，〔南京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683页。

[5]沈德潜：《古诗源》卷一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19页。

[6]赵晔：《吴越春秋》卷九《勾践阴谋外传》，〔南京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49页。

[7]《万曲选锦》，清同治间（1862-1874）杭州刻本。周玉波编《清代民歌时调文献集》，〔北京〕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

版社2014年版，第235-236页。

[8]《诗经·魏风·园有桃》，程俊英、蒋见元：《诗经注析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91年版，第29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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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，劳者歌其事”[1]。

民间歌谣不仅有对原生态社会生活的认识价值，而且也有对民族文化心理的认识价值。无论是

长篇吴歌《五姑娘》，汉族神话史诗《地母传》，还是藏族史诗《格萨尔》，蒙古族诗史《江格尔》、《格斯

尔》，新疆柯尔克孜族史诗《玛纳斯》等，都生动逼真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。长篇如此，中短

篇歌谣也是如此，如流传在四川仪陇县的一首《唱古人》歌谣：“盘古王开天地留颗豌豆儿，天皇大地

皇二人皇幺爸儿。燧人氏钻木头取个火豆儿，有巢氏架梁柱才有房房儿。女娲氏炼顽石又炼瓦片

儿，伏羲爷治人伦才有娃娃儿。神农皇尝百草吃过桑果儿，轩辕皇制衣裳才穿汗褡儿。尧帝爷登上

基国家昌盛儿，访大舜回朝来陪他女儿。夏禹王疏九江打湿脚板儿，到后来汤和夏敲过钉锤儿。”[2]从

开天劈地的盘古，到钻木取火的燧人氏；从架木为巢的有巢氏，到结绳记事的伏羲；从尝遍百草的神

农，到炼石补天的女娲；从统一华夏的黄帝，到治国有方的唐尧；从选贤任能的虞舜，到治水疏江的大

禹，中华大地世世代代传承着艰苦奋斗、敢作敢为、仁义爱民、兼济天下的民族精神。民谣为民心，这

些体现民众文化心理的歌谣，是来自民间的鲜活的精神产品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气勃勃的原动力。

二、浑朴质实、清新自然的美学价值

浑朴质实、清新自然，是中国历代民间歌谣主要的风格特征，无论是上古歌谣《弹歌》、《击壤歌》、

《南山》等，还是《诗经·国风》；无论汉魏六朝乐府民歌，还是唐代敦煌曲歌辞；无论是明代民歌，还是

清及民国时调，均是如此。胡应麟《诗薮》中指出：“汉乐府杂诗，自郊祀、铙歌、李陵、苏武外，大率里

巷风谣，如上古《击壤》、《南山》，矢口成信，绝无文饰，故浑朴真至，独擅古今。”[3]“绝无文饰”、“浑朴真

至”，就是汉乐府及南北朝民歌的主导风格。如《孤儿行》：“孤儿生，孤子遇生，命独当苦。父母在时，

乘坚车，驾驷马。父母已去，兄嫂令我行贾。南到九江，东到齐与鲁。腊月来归，不敢自言苦。头多

虮虱，面目多尘。大兄言办饭，大嫂言视马。上高堂，行取殿下堂。孤儿泪下如雨。使我朝行汲，暮

得水来归。手为错，足下无菲。怆怆履霜，中多蒺藜。拔断蒺藜肠肉中，怆欲悲。泪下渫渫，清涕累

累。冬无复襦，夏无单衣。居生不乐，不如早去，下从地下黄泉。春气动，草萌芽。三月蚕桑，六月收

瓜。将是瓜车，来到还家。瓜车反覆。助我者少，啖瓜者多。愿还我蒂，兄与嫂严。独且急归，当兴

校计。乱曰：里中一何譊譊，愿欲寄尺书，将与地下父母，兄嫂难与久居。”[4]这首诗写孤苦伶仃的孤儿

为兄嫂所虐待，痛不欲生。其中以“父母已去，兄嫂令我行贾。南到九江，东到齐与鲁”等写行动，以

“愿还我蒂，兄与嫂严。独且急归，当兴校计”等写对话，以“居生不乐，不如早去，下从地下黄泉”等写

内心独白，多用白描的手法，语言质朴自然。还有《木兰诗》“松快而质”[5]；“《孔雀东南飞》质而不俚，

乱而能整，叙事如画，叙情若诉，长篇之圣也。”[6]

口出真声，清新自然，是南朝乐府民歌最显著的美感特色。南朝民歌中《子夜歌》、《华山畿》、《读

曲歌》等，最为流行，动人心弦。如《大子夜歌》（二首之二）：“丝竹发歌响，假器扬清音。不知歌谣妙，

声势出口心。”[7]将《大子夜歌》之一与之二对读，更可以印证其“慨慷吐清音，明转出天然”。又如《华

山畿》（二十五首其一）：“华山畿！君既为侬死，独生为谁施。欢若见怜时，棺木为侬开。”[8]《乐府诗

[1]《春秋公羊传》宣公十五年解诂，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卷十六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2287页。

[2]《中国歌谣集成》四川卷（上册），〔北京〕中国 ISBN中心2004年版，第485页。

[3]胡应麟：《诗薮》内编卷六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105、106页。

[4]郭茂倩：《乐府诗集》卷三十八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567页。

[5]谭元春：《古诗归》评《木兰诗》语，《古诗归》卷十二，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589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第508页。

[6]王世贞：《艺苑卮言》卷二，罗仲鼎校注《艺苑卮言校注》，〔济南〕齐鲁书社1992年版，第84页。

[7]《大子夜歌》，《乐府诗集》卷四十五，第654页。

[8]郭茂倩：《乐府诗集》卷四十六，第669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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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》引《古今乐录》载：“《华山畿》者，为宋少帝时《懊恼》一曲，亦变曲也。少帝时，南徐一士子，从华山

畿往云阳。见客舍有女子，年十八九，悦之无因，遂感心疾。母问其故，具以启母。母为至华山寻访，

见女具说闻感之因，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，当已。少日果差，忽举席，见蔽膝而抱持，遂吞食而

死，气欲绝，谓母曰：‘葬时车载从华山度。’母从其意。比至女门，牛不肯前，打拍不动。女曰：‘且待

须臾’，妆点沐浴，既而出歌曰：‘华山畿，君既为侬死，独活为谁施。欢若见怜时，棺木为侬开。’棺应

声开，女遂（透）入棺。家人叩打，无如之何，乃合葬，呼曰神女冢。”[1]此为传说，可能为附会之辞。本

诗第一首所写为男女之间生死不渝的恋情，后面二十四首写男女相思。第一首可代表《华山畿》的整

体风貌，纯情真言，浑朴自然。

中国民间歌谣的风格丰富多彩，有清婉，有刚劲，有激越，有悲壮，有慷慨，有粗犷，有俏丽，有风

趣，也有柔靡等，但主导风格是来自田野里巷中民众创造的浑朴质实、清新自然的风格，先秦两汉魏

晋南北朝如此，唐宋元明清及现当代也是如此。如唐代敦煌民间歌辞中的《菩萨蛮》：“枕前发尽千般

愿：要休且待青山烂。水面秤锤浮，直待黄河彻底枯。白日参辰见，北斗回南面。休即未能休，且待

三更见日头。”[2]虽然是正话反说，连用“青山烂”、“水面秤锤浮”、“黄河彻底枯”、“白日参辰见”、“北斗

回南面”等反话，发出山盟海誓，但真率自然。又如宋代民谣《吴中舟师歌》：“月子弯弯照几州？几家

欢乐几家愁？”而明代后期冯梦龙所编撰《警世通言》中又云：“月子弯弯照几州？几家欢乐几家愁？

几家夫妇同罗帐？几家飘散在他州。”[3]再到清代金直的《不下带编》中又作“月亮弯弯照九州，几人欢

乐几人愁？几人高楼饮美酒？几人飘荡在外头？”[4]不论如何流变，始终蕴含着质朴自然的风格。

三、以民歌补史、存史的历史价值

“闻道民谣须柱史，随车向日慰来苏。”[5]民谣与史官以及民生苏息密切相关，归有光在《沈次谷先

生诗序》中指出：“率口而言，多民俗歌谣，悯时忧世之语，盖大雅君子之不废者。”[6]显然，“悯时忧世”

的民间歌谣有“存史”的作用，不仅不能废弃，不能顾此（正史）失彼（野史），而且“今人想见上古之陈

于太史者如彼，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，倘亦论世之林云尔”[7]，民间歌谣中的野史与史官所记正史

的视角有时大相径庭，甚至背道而驰，因而以民间歌谣等“留于民间者如此”的野史具有独特的价值，

其中有相反相成作用，对“陈于太史者如彼”的正史加以印证、补充、修正，所以“论世”者决不能忽视

民间歌谣中以野史补正史的价值。

对于以民间歌谣印证、补充历史的作用，历来史学家颇为重视。二十四史中采集了许多民间歌

谣，例如《史记》卷五十四《曹相国世家》中的《画一歌》，卷一百一十八《淮南衡山列传》中的《民为淮南

厉王歌》，卷四十九《外戚世家》中的《天下为卫子夫歌》。又如《汉书》卷七十九《冯野王传》的《上郡吏

民为冯氏兄弟歌》，卷二十九《沟洫志》中的《郑白渠歌》，卷四十四《淮南衡山列传》中的《民为淮南厉

王歌》，卷一百○七《灌夫传》中的《颍川儿歌》，卷八十四《翟方进传》中的《汝南鸿隙陂童谣》，卷九十

《酷吏传》中的《长安为尹赏歌》，卷九十二《楼护传》中的《闾里为楼护歌》，卷九十三《佞幸传》中的《牢

石歌》、《长安谣》，卷九十四《匈奴传》中的《平城歌》，卷九十八《元皇后传》中的《长安百姓为王氏五侯

歌》，卷二十七《五行志》中的《元帝时童谣》、《成帝时燕燕童谣》、《成帝时歌谣》。我们看一看《史记》

[1]郭茂倩：《乐府诗集》卷四十六，第669页。

[2]任半塘：《敦煌歌辞总编》卷二据斯4332编录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326页。

[3]冯梦龙：《警世通言》卷十二《范鳅儿双镜重圆》，〔北京〕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，第151页。

[4]金直：《不下带编》卷五，清稿本。

[5]张凤翼：《感民谣作》，《处实堂集》续集卷五，明万历刻本。

[6]归有光：《沈次谷先生诗序》，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30页。

[7]冯梦龙：《叙山歌》，《民歌集三种注解》下册《山歌》卷首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2005年版，第31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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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一百○七《灌夫传》中的《颍川儿歌》：“颍水清，灌氏宁。颍水浊，灌氏族。”[1]汉武帝时，灌夫因犯法

而失官，家居于颍川。灌夫不喜好文学而崇尚任侠。在颍川与其往来者，多为地方豪杰，家中累财数

千万，每日招食客数百人，横行于颍川。因而，颍川小儿歌之。这首十二个字的儿歌，浓缩了灌氏家

族的兴亡史，与《史记·灌夫传》中有关记载相互映衬。再说野史中所记载的民间歌谣。隋炀帝发动

民众开挖南北大运河，《隋炀帝海山记》中有一首《隋炀帝挽舟者歌》唱道：“我兄征辽东，饿死青山

下。今我挽龙舟，又困隋堤道。方今天下饥，路粮无些少。前去三千程，此身安可保！寒骨枕荒沙，

幽魂泣烟草。悲损闺内妻，望断吾家老。安得义男儿，悯此无主尸。引其孤魂回，负其白骨归[2]。这

首歌谣以民间视角折射出隋炀帝开挖大运河时民工悲惨的血泪史。

清代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淮安水灾，官府赈济，李毓昌奉命至淮安府山阳县查赈，却被中饱私囊的

知县王伸汉谋害。有一首时调唱道：“江苏有个山阳县，水灾奏君前。当今圣主，赈济涂炭，恩旨到江

南。督抚委员查户口，遇着赃官王伸汉，有心把赈瞒。好一个委员李县主，不肯依从，赃官定计，买嘱

三祥，暗使毒药，遂把忠良陷，一命染黄泉。委员李爷，死的可怜，令人心酸。上天念忠义，敕封城隍

在栖霞县。显圣到家园，路遇旧友叙苦情，因此破案，奏闻帝主，龙颜大怒，拿问赃官，立正典刑，从人

李祥，摘心活祭，追封李爷，才把冤枉辩，万古把名传。”[3]对于李毓昌案，虽然官方正史有记载，如《东

华续录》中说“其中疑窦甚多，必有冤抑”[4]，但是这首民歌时调从民间的视角叙写了这桩冤案，史中有

民怨民愤。还有一首《陕西省荒年歌》：“想民国十五年陕西大乱，刘镇华领人马大闹秦川。围省城八

个月人死千万，省周围各县份都起烽烟。镇嵩军人和马十有余万，人的粮马的草要民负担。前多年

积的粮被他搜遍，拉牲口搜器物又抢银钱。逼得我众百姓在家难站，耽误了做庄稼整有二年。兵劫

后已经把元气伤尽，谁料想大荒年紧连后边。十七年十八年天遭大旱，十九年不见雨整整三年。这

三年共六料庄稼未见，饿死了男和女万万千千。……谁料想有那种恶虫出现，竟遭了蝗虫劫蔽日遮

天。大虫咬小虫喳遍地爬满，把糜子和谷穗一齐喳干。……这虫劫渭河北共有九县，恨政府把粮款

并未轻摊。在那时有一队大兵驻陕，人和马总有那几十万千。不赦粮不散粮又要派款，各县署不断

有提款委员。四乡的差役们警察不断，催粮秣要款子稠如线穿。没好饭没鸡蛋拴人进县，四乡里男

共女叫苦连天。众百姓没奈何恶气大咽，点烟灯熬净烟又装盘缠。过两载熬到了二十一年，‘虎列

拉’瘟疫病又把人缠。得这病传染快家家不免，早得病到晚间命丧黄泉。……这劫数整三年天遭大

旱，连前次遭兵劫整整五年。饥饿劫兵匪劫尚未受满，奇寒劫瘟疫劫紧紧相连。蝗虫劫飞鼠灾层层

遭遍，又有那豺狼劫发现乡间。小孩子不敢在街上耍玩，妇女们都不敢去把菜挖。这荒年粮价贵真

是少见，斗麦米竟涨到六块银元。若还把粮食价照值计算，每一斗值价钱四十余串。人都说光绪时

天遭荒旱，也没有这劫内粮食值钱。这劫数秦川中人死大半，能躲过这劫难算是神仙。把此歌给大

家仔细传念，一传十十传百当作戏言。用俗语将这劫编成一篇，叫后世人人知这等荒年。”[5]《陕西省

荒年歌》对1929年及其后（民间称其为“民国十八年馑”）在“天灾人祸”之中民不聊生状况进行真实地

记录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民间灾荒史、血泪史。“用俗语将这劫编成一篇，叫后世人人知这等荒年”，有

其以民歌补史、存史的重要历史价值。

四、“齐之以礼”、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

《诗经》中的《国风》多为民歌，《毛诗序》在论述包括《国风》在内的《诗经》时指出：“正得失，动天

[1]《颍川儿歌》，《史记》卷一百○七《灌夫传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74年版，第2847页。

[2]《隋炀帝海山记》下，刘斧撰辑《青琐高议》后集卷五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54页。

[3]《李毓昌案》，《白雪遗音》卷一，《明清民歌时调集》，上海古集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566页。

[4]王先谦：《东华续录》“嘉靖二十七”，清光绪十年（1884）刻本。

[5]《陕西荒年歌》，《中国歌谣集成》（陕西卷），〔北京〕中国 ISBN中心2009年版，第 591-59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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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”[1]推而广之，中国历代民

间歌谣中具有“齐之以礼”[2]、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。

早期民间歌谣如《击壤歌》追求一种人伦和谐的社会理想：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

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！”[3]王充《论衡·艺增篇》云：“《论语》曰：‘大哉！尧之为君也，荡荡乎民无能

名焉。’传曰：‘有年五十击壤於路者。观者曰：大哉！尧德乎！’”[4]《艺文类聚》卷十一引《帝王世纪》

云：“天下大和，百姓无事，有五十老人击壤于道。观者叹曰：‘大哉！帝之德也。’”[5]一方面追求“天下

大和”的社会理想，另一方面抨击败坏人伦的社会现象，如《诗经·陈风·株林》：“胡为乎株林？从夏

南！匪适株林，从夏南！驾我乘马，说于株野。乘我乘驹，朝食于株！”[6]《毛诗序》以为：“《株林》，刺灵

公也。淫乎夏姬，驱驰而往，朝夕不休息焉。”[7]这首诗讽刺陈灵公与夏姬的淫乱，以反面事例说明应

“齐之以礼”，否则是乱礼丧国。当然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齐家才能治国、平天下，因而“人伦和谐”的

社会与家庭和谐密切相关，这方面的民歌不乏其例，如《诗经·周南·桃夭》，这首诗的主旨，《毛诗序》

以为：“《桃夭》，后妃之所致也。不妒忌，则男女以正，婚姻以时，国无鳏民也。”[8]朱熹《诗集传》云：“文

王之化，自家而国，男女以正，婚姻以时。故诗人因所见以起兴，而叹其女子之贤，知其必有以宜其室

家也。”[9]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曰：“盖此亦咏新婚诗，与《关雎》同为房中乐，如后世催妆坐筵等词。特

《关雎》从男求女一面说，此从女归男一面说，互相掩映，同为美俗。”[10]

“导之以德，齐之于礼”[11]，“互相掩映，同为美俗”，是中国民间歌谣中的一种传统。南北朝时期

的北方民歌《木兰诗》中唱道：“昨夜见军帖，可汗大点兵，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爷名。阿爷无大儿，木

兰无长兄，愿为市鞍马，从此替爷征。”[12]木兰替父从军，一是出于爱国热情，一是出于一片孝心。包

括孝、悌、忠、信等“齐之以礼”的思想，蕴藏在民间歌谣之中，例如明代民歌选本《乐府玉树英》中《新

增劈破玉歌》中有《孝》、《悌》、《忠》、《信》等，其中《孝》云：“舜天子曾把双亲敬，有王祥腊月里卧冰，

孟宗哭竹冬生笋。黄香曾扇枕，皋鱼自刎身。奉劝贤良，奉劝贤良，休忘了根和本。”《悌》云:“昔昭

王不弃亲兄弟，更有那张公艺九世不分居，田真田庆怀仁义。弟兄如手足，同气共连枝。须念同胞，

须念同胞，父母亲遗体。”《忠》云：“诸葛亮辅汉存忠尽，郭子仪李光弼唐室勋臣，宋岳飞退虏在朱仙

镇。孙都同许副，许远共张巡。报韩仇的张良 ，报韩仇的张良，随着赤松隐。”《信》云:“刘关张结义

在桃园内，胜同胞扶汉室忠义无亏，有延陵挂剑高坟去。范张鸡黍约，陈雷管鲍齐。信义的交朋，信

义的交朋，托妻并寄子。”[13]民间歌谣不仅注重“齐之以礼”，“同为美俗”，而且倡导“动以礼让”，移风

易俗，如汉代有一首《阎君谣》：“阎君赋政，既明且昶。去苛去辟，动以礼让。”[14]宋代有一首《蓬州父

老为吴几复歌》：“使君来兮，父母鞠我。礼化行兮，民无寒饿。使君去兮，不可复留。人意伥伥兮泪

[1][8]《毛诗序》，《毛诗正义》卷一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270页，第279页。

[2]《史记》卷一百二十二《酷吏列传》中引孔子语：“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

格。”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3131页。

[3]沈德潜：《古诗源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63年版，第1页。

[4]王充：《论衡·艺增篇》，诸子集成本，第七册，上海书店1986年版，第84页。

[5]《艺文类聚》卷十一引《帝王世纪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[6]《诗经·陈风·株林》，《诗经注析》，第381、382页。

[7]《毛诗正义》卷七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378页。

[9]朱熹：《诗集传》卷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5页。

[10]方玉润：《诗经原始》卷一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82页。

[11]《史记》卷一百二十二《酷吏列传》中引孔子语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3131页。

[12]郭茂倩：《乐府诗集》卷二十五，第374页。

[13]周玉波、陈书录：《明代民歌集》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157页。

[14]《华阳国志》卷十，四部丛刊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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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堕。”[1]有关吴几复施行仁政与这首歌谣的情况，宋代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卷一八八中有一条注：

“吴复几嘉祐五年为太守，游衮山。有二父老谯宝、黄仁赞拜于庭下，曰：‘乡民被使君之政久矣，今

闻还朝，故来相别。’且歌曰……”[2]无论是“动以礼让”[3]，还是“礼义申”、“礼化行”，都是以歌谣赞美

移风易俗的善政。

歌谣赞美移风易俗的善政中，特别推崇清廉之风。如汉代歌谣《鲍司隶歌》：“鲍氏骢，三人司隶

再入公。马虽瘦，行步工。”[4]据《广博物志》引《列异传》载，鲍宣，其子鲍永及永子鲍昱，三世都任司

隶，却乘同一匹马，京师百姓作此歌以颂其清廉 [5]。又有汉代歌谣《乡人为秦护歌》：“冬无袴，有秦

护。”[6]据《广博物志》引谢承《后汉书》载，秦护清廉，不接受别人的馈赠，家境贫穷，衣服单薄，甚至在

冬天也无棉衣御寒，乡人因此歌之[7]。又有晋代《吴郡民为邓攸歌》：“紞如打五鼓，鸡鸣天欲曙。邓侯

挽不来，谢令推不去[8]。据《晋书》卷九十《邓攸传》记载，邓攸，东晋元帝时任吴郡太守，为政廉洁公

正，百姓乐业。后来他因疾病离任吴郡，百姓数千人牵引邓攸之船，不舍他离开，到半夜他才偷偷离

去，吴人为之作廉政之歌。民谣一方面赞扬善政良俗，另一方面驱散邪气恶俗，后者如近代的《戒洋

烟歌》：“奉劝世间人，莫学吸洋烟。南方罂粟草，调治熬成烟，行到中原地，鸩毒无二般，哄骗我国财，

戕生命不全……。”[9]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民谣倡导禁吸鸦片，发出了群体禁烟的强有力的呼声，可见民

间歌谣“美教化，移风俗”[10]的积极作用。

五、“达下情而宣上德”的资政作用

“田鼓冬冬喧楚艳，渔歌嫋嫋和吴侬。至尊欲晓民间事，间采风谣入九重。”[11]中国古代有采诗观

民风得传统之说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：“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”[12]又说：

“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，于是有代、赵之讴，秦、楚之风，皆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，亦可以观风俗，知厚

薄云。”[13]汉代朝廷专门设有乐府机构，负责采集民间歌谣。唐代白居易《采诗官》中有云“采诗官，采

诗听歌导人言。言者无罪闻者诫，下流上通上下泰。”[14]明代刘基在《唱和集序》中说“在心为志，发言

为诗，先王采而存之，以观民风达下情，其所系者不小矣”[15]。由此可见，中国古代重视民间歌谣“观民

风达下情”乃至“达下情而宣上德”[16]的资政作用。如唐代的《吉州民为刺史张儇歌》：“昔吏訑訑，今吏

詹詹，公能驭之，铅亦为銛。跖亦为廉。始泄而苦，终优于恬。昔民嗷嗷，今民咍咍，公能植之，鳏寡

有怡。流亡既来，徭役先具，汙茨尽开。向覆官仓，仓无斗粮。公来几时，积粟埋梁。向阅官库，库无

[1]杜文澜：《古谣谚》卷三十二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58年版，第457页。

[2]王象之：《舆地纪胜》卷一八八，清影宋钞本。

[3]《阎君谣》，《华阳国志》卷十，四部丛刊本。

[4]《鲍司隶歌》，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五，第1193页。

[5]董斯张：《广博物志》卷四十六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。

[6]《太平御览》卷六百九十五引谢承《后汉书》。王青、李敦庆编《两 汉魏晋南北朝民歌集》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2012年版，第12页。

[7]董斯张：《广博物志》卷三十八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。

[8]《吴郡民为邓攸歌》又名《吴人歌》，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五，第1199页。

[9]董作宾：《民俗文学中的“鸦片烟”》，北京大学《歌谣》第六十七号，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十一月九日。

[10]《毛诗序》，《毛诗正义》卷一，阮元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270页。

[11]方中发：《杂拟应制诗二十首》之四，《白鹿山房诗集》卷十七，清刻本。

[12][13]班固：《汉书》卷三十《艺文志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1708页，第1756页。

[14]白居易：《白居易集》卷四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90页。

[15]刘基：《刘基集》，〔杭州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91、92页。

[16]刘毓崧：《古谣谚序》，杜文澜辑《古谣谚》卷首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58年版，第1、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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尺缯。公来几时，山积层层。瑞露溶溶，降味公松。瑞莲漪漪，合蔕公池。公有异政，神之祚之。民

歌路谣，冀闻京师。天子明圣，恩光远而。”[1]皇甫湜《吉州刺史厅壁记》中有云：“自江而南，吉为富州，

民朋吏嚚，分土艰政。……御史中丞张公历刺缙云浔阳，用清白端正之治，诏书宠褒，赐以金紫，移莅

于吉。下车之初，视簿书，簿书棼如丝；视胥吏，胥吏沸如糜。召诘其官，皆眊然如酲；登进其民，皆薾

然而疲。公噫眙良久，于是大新其典，为之开之以修省简便，键之以勤强练密。……威令神行，惠利

川流。未及再期，庶故而教，至于无事，百姓扶老提稚，载路而歌曰（略）。于是掾吏将卒，趋伏固请，

愿书于公堂之北壁。”[2]将张儇的善政惠民的业绩“民歌路谣，翼闻京师”，从而“达下情而宣上德”。又

有宋代的《十奇歌》：“第一奇，民吏不识知县儿。第二奇，塌却曹司旧肚皮。第三奇，买物价利不曾

欺。第四奇，处断明白尽绝私。第五奇，街里不见凶顽儿。第六奇，蝗虫不入境内飞。第七奇，不敢

赌钱怕官知。第八奇，不孝不仁不敢为。第九奇，乡村不被公人欺。第十奇，百姓纳税不勾追。”[3]宋

孙逢吉《职官分纪》卷四二《知县事》“十奇”后注：“嘉祐中，京西转运使陈希亮奏，据河清县僧道进士

等状，奏举留知县著作郎王元规再任事，本司体量得本官到任。军民歌谣有十奇：……上令审官上

簿，记其姓名。”[4]官员将军民歌谣上奏朝廷，从而“达下情而宣上德”。

《诗经·召南·甘棠》是侧重于“宣上德”的民歌代表作之一：“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召伯所茇。蔽

芾甘棠，勿翦勿败，召伯所憩。蔽芾甘棠，勿翦勿拜，召伯所说。”[5]此诗主旨，《毛诗序》以为：“《甘棠》，

美召伯也。召伯之教，明于南国。”[6]《说苑·贵德》云：“召公述职，当桑蚕之时，不欲变民事，故不入邑

中，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……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，甘棠之不伐也。”[7]

刘基《照玄上人诗集序》中指出：“《国风》、二《雅》列于《六经》，美刺风戒，莫不有裨于世教。是故

先王之验风俗、察治忽，以达穷而在下者之情。”[8]《诗经·国风》中讽刺统治者的代表作是《硕鼠》。又

有宋代的《民间为章惇蔡京蔡卞谣》，其一云：“二蔡一惇，必定沙门。籍没家财，禁锢子孙。”其二云：

“大惇、小惇，入地无门。大蔡、小蔡，还他命债。”[9]据宋佚名《宣和遗事》中记载：“殿中侍御史龚夬亦

上表奏言：‘臣闻蔡、卞落职太平州居住，天下之士共仰圣断。然臣窃见京、卞表里相济，天下知其恶

……百姓受苦，出这般怨言。但朝廷不知之耳！蔡京、蔡卞为人反复变诈，欺陷忠良。天下不安，皆

由京、卞二人簸弄。’是时章惇罢相，差知越州，专事刑名惨刻，编类章疏，看详诉理，受祸者千余家。”[10]

由此可见，《民间为章惇蔡京蔡卞谣》以民谣上诉民怨，揭露北宋末年朝廷的弊政，抨击章惇、安惇、蔡

京、蔡卞等奸臣祸国殃民的罪行，讽刺极为辛辣! 谣谚有着丰富的政治和社会信息，历代统治者对谣

谚十分重视，通过谣谚来考察民情，以了解地方的治理情况。“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，故每岁孟春以

木铎徇于路，采其风谣而观之，至于俚言巷语亦足取也。”[11]

总之，中国民间歌谣内涵相当丰富，中国民间歌谣整理与研究的意义十分深远，有利于真正发掘

蕴含其间的民间原生态的社会状况和民族文化心理的认识价值、浑朴质实清新自然的美学价值、以

民歌补史的历史价值，充分认识其“齐之以礼”、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与“达下情而宣上德”的资政作

用，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提供宝贵的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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